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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溯源

唐代诗人文秀诗云：“节分端午本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可见

在唐代，关于端午的起源，纪念屈原已是居于主流的

一种说法。实际在屈原之前，端午的雏形就已经存在，

更早时期的节俗自有其另外的渊源。而避疫和纪念，

自汉唐以至后世，一直是端午节日并行的两大主题。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即指

兰汤沐浴。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五月五日”与“兰

汤沐浴”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而兰汤和沐浴，也是史

料中提到五月五日这个特定时间时，较早出现的两个

关键词。蓄兰沐浴以保健身体，同时服从于礼法的规

定，恐怕是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主要原因。东

晋人习凿齿《与褚常侍书》云：“想往日与足下及江州，

五月五日共浴戏，追寻旧约，仿佛玉仪，心实悲矣。”

唐代韩鄂辑《四时纂要》亦提到此日沐浴，有令人吉

利之说。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

之前。而夏至在传统中国尤其是汉代以后民众的观念

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受阴

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谨慎避忌是当时人的普遍

心态，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的习俗。夏至

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

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如《风土记》对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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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俗重端午与夏至同”的说法。

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

令，端午在传统中国民众的避疫观念

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认为端

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

毒盛行，汉朝时就流行着“此日盖屋，

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等种种禁

忌之说。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南北

朝时期的荆楚之地，人们在端午之日

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

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或“长

命缕”的传说可使人不染瘟疫的五色

丝织品。唐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

的物品，也含有避瘟之意。宋人范致明

在《岳阳风土记》中提到竞渡是一种送

瘟的仪式：“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

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

为草船泛之。”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

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

多辟瘟、消灾、保健身体的意义。

精神层面之外，五月五日在治疗

疾病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与古人

顺应节时的养生理念有关，更多地受

到端午本源的影响。端午乃造药治病

之吉日的说法，为历代医家所认可。早

在东汉崔 《四民月令》里，就有“五

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

蛄，治妇难产”。段成式《酉阳杂俎》记

载：“端午日午时焚其（鹊）窠灸病者，

疾立愈。”五月五日的艾草和菖蒲，更

是治病保健的良药。

于浩瀚的史籍中仔细探寻端午的

起源，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文字记

录都与屈原有关。《续齐谐记》记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

之。至此日以筒贮米，投水祭之。”其

实，与端午这一天相关的人物众多，在

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传说，苍梧太守

陈临，会稽孝女曹娥，还有伍子胥等，

都在诠释端午来源的故事中占有一席

之地。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与龙有

着不可分解的联系，端午就是古代吴

越民族— 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

祭的节日。而与另外一个岁时—寒食

相连的介子推也曾登上端午的舞台，

其抱木烧死后，晋文公下令“五月五日

不得发火”，成为描述端午习俗的一家

之言。与之相反，陆 《邺中记》却记

载北方地区五月五日有自作饮食以飨

神灵的习俗。可见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因素会对节俗中各种活动和禁忌的起

源产生不同的影响。梳理由这些传说

构建的文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魏晋

南北朝以至隋唐之后，经过历史的选

择和多重因素的交融汇合，屈原这个

人物形象在端午的传说里凸显出来，

日益影响着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

观念，并愈加被赋予主流的定义。“襄

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

（唐·胡曾：《咏史诗·汨罗》）诗人们

用凄美的语言表达出对先哲屈原的无

限追思。食粽、龙舟翻腾等节俗也成为

纪念屈原的典型活动：粽的原形—以

五色丝缠裹的蒲叶，被解释为令蛟龙

害怕的利器。至于竞渡，《荆楚岁时记》

则认为是“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

故命舟楫以拯之”的遗俗。而对一般百

姓而言，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岁时

节日仪式和风俗中，传说的支持和影

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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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理性极强的民众话语源于历史，

又通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历史记忆影响

着一个又一个时代。

节日里的生命观照

传统社会里，端午是给予人及人

生命本身观照最多的岁时节日。从沐

浴、采药到悬艾、佩戴百索，一系列行

为皆以安身保命为中心。就连皇帝，节

日来临时也要对官僚进行赏赐。端午

之前，中尚署照例备好百索，端午日由

皇帝向大臣赏赐，称为“寿索”。宫廷

于端午日举行宴会，也渐渐成为定例。

端午正值蚕茧始出的时节，妇女们开

始忙着练丝染色，在丝织品上绘出“日

月、星辰、鸟兽之状”（宗懔：《荆楚岁

时记》），精心制作的长命缕成为这一

天特有的进奉尊长的礼物。长命缕又

称“辟兵缯”，欧阳修《端午帖子·皇

帝阁》也有“自然四海归文德，何用灵

符号辟兵”之句。辟兵和长命，归于一

意，都是对身体健康、生活平安的祈

求。南朝之后，长命缕的讲究越来越

多。《荆楚岁时记》中描写“青、赤、白、

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折叠成方胜

饰于胸前，这种五彩丝线编织成的工

艺品已俨然成为妇女丝织技巧的象征。

“结为人像”的长命缕开始出现，在唐

代同心结还成为流行的一种结式。“颜

似渥丹，对回鸾之十字。手如振素，盘

续命之五丝。其五丝也，蕙绿轻重，兰

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

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

观其发齐万计，花柔四 。宛委蛇盘，

张皇虹直。植其鹭羽，杂之而夺其鲜；

对彼凤毛，久之而寡其色。”（《文苑英

华》卷一二○之《五丝续宝命赋》）不

足百字读毕，一缕精致的百索便跃然

眼前。另外，彩丝也常用来装饰画轴，

作为礼品别有风味的点缀，暗含“用禳

故气，兼续修龄”之意。几根小小的丝

线，不仅盘出了多姿多彩的形象，更系

住了人们浓浓的端午情结。因其更深

层次关怀生命的象征意义，长命缕逐

渐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节日符

号，甚至作为一种商品在端午的集市

上出售。

唐代端午节里的诸多意象，如采

药、赠扇、悬艾、系百索、饮菖蒲酒等

等，都与生命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先

人探讨养生之道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有生命就会有疾病和死亡，有疾病和

死亡就会有祈求健康和永生的愿望。

人们无法抗拒死亡这种自然现象和规

律，因而在重要的岁时都要谨慎避忌，

以达到养生续命的目的。五月五日这

一天，上到天子，下至普通百姓，都以

虔诚的心态，用臂上的长命缕诠释着

对生命的精神关照。

民俗活动的普及

唐代的端午节里，我们还能看到

另一幅活动着的画卷，即民间风俗和

娱乐形式进入宫廷园林，宫廷与民间

的互动性日益加强。

受历史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竞渡活动早时盛行于南方，因为南方

拥有天然优势—舟船便利，河湖众

多。其渊源或许与楚越之地古老的水

神祭祀仪式有关，但进入六朝之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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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的民俗主体所取代。“按五月五日

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

故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

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

而观之。”（宗懔：《荆楚岁时记》）事实

上，龙舟竞渡的仪式很可能是早于屈

原的，把屈原、竞渡和端午相关联可以

说是汉唐以后的文化创造。

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传说和内涵，竞

渡这一娱乐形式在唐代走向民间，逐渐

成为“令节”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而且也开始作为一种正式的娱乐形式在

宫廷中出现，这显然是北方的政治文化

中心对南方民间节俗进行吸收融合的结

果。唐穆宗、敬宗、昭宗等皆有数次在

鱼藻宫、新池或西溪观竞渡的经历。皇

帝们还对这样一种娱乐活动表现出相当

的赞赏和支持。敬宗宝历元年（825年）

七月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

胡三省注：“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

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

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

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

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司马

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可见唐朝

以后，龙舟已成为端午竞渡中的标志性

形象。

受这一活动要求的客观条

件所限，竞渡在北方民众中间

不甚流行。因此，竞渡作为端午

节庆公共娱乐的一种形式，具

有在北方以社会上层为主、而

南方民间较为盛行的特点。北

方的竞渡多在皇家或富家大户

的园林中举行，且具有更多的

观赏性，众人作为观者，尽情享

受着龙舟翻腾、层波迭起的壮

观场面和由此给人带来的快感。

水手们在争先恐后“夺标”的同

时，更演绎着一幅动与美天然

合一的图画。而南方，更多的是

以州郡为单位举行的龙舟竞赛。

唐朝端午节俗对域外及后世

的影响

中国的唐代是一衣带水的

邻邦日本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最

活跃的时期。其实早在唐朝以端午赛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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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本使者到达南朝的文化中心建

康就达八次之多。唐以后，遣唐使们来

往于唐都长安与日本之间，亲自参加

庄严的宫廷仪式，体验唐人灿烂多彩

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平安时代以后，夏

历的传入直接影响了日本年中行事的

中国化，元旦、春节、三月三、五月五、

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及其习俗由遣

唐使和学问僧带回国内。这些到过中

国的使节，回到日本多出任中央或地

方的文武官员，因此，其作为文化传播

的中介，加深着汉文化对日本社会生

活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至公元8世

纪，端午成为日本固定的节日，菖蒲在

节庆中颇为流行。“年轻的女官们都插

了菖蒲的梳子，竖着‘避忌’的牌子，

种种的装饰，穿了唐衣和罩衣，将菖蒲

的很长的根，和好玩的别的花枝，用浓

色的丝线编成的辫束在一起。”（［日］

清少纳言、吉田兼好著，周作人、王以

铸译：《日本古代随笔选》）。在日本民

间，饮菖蒲酒、用菖蒲沐浴也一度成为

不可缺少的仪式。与本国的尚武精神

融合，日本至今延续着端午悬挂鲤鱼

旗的风俗，这一天又称“子供の日”（男

孩节），取自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朝

鲜，相传蚩尤是主疫治病之神，于是端

午有祭蚩尤以除疫的传统。《宋史·高

丽传》还记载“端午有秋千之戏”。

吸收古文化因素，又经历了汉唐

之际南北文化因子交融汇合的端午节

俗，在不断的文化双向交流和互动中，

影响着周边各国。在异域社会，我们既

看到端午节日防瘟避疫的原始岁时意

义，又看到其不断加强的公共娱乐功

能。东亚文化圈之内的端午节俗，带着

各个国家不同地域的个性色彩，也普

遍反映了古代民众保身立命、祈求健

康的美好愿望。

唐朝是古代社会端午节俗发展和

完善的重要时期，流传至后世的很多

节庆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大唐王

朝的历史风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尤

其是相对稳定的习俗，其演变过程不

仅承袭前代，同时也影响后世。

五代十国纷乱割据之后，草原民

族开始统治中国北方。沿袭前代旧俗，

端午这天“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

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

长命缕”（脱脱等：《辽史》卷五十三），

另行射柳、击球等戏。骑马射柳来源于

马背民族自然崇拜时期绕林而祭祀的

古老传统，也是其特有的娱乐形式之

一。伴随着端午公共娱乐功能的加强，

很多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活动被引

入其中，民众成为娱乐的主体。

在翻检众多相关史料之后，我们

发现长命缕和竞渡几乎是历朝历代端

午节里永远不变的主题，而且越来越

多地得到来自宫廷和民间的认可。南

宋的内司意思局，端午“以百索彩线，

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

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

（吴自牧：《梦粱录》卷三），长命缕上

多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做装饰，成

为精巧的节日礼物。清代的泺州，“竞

渡由偏凉汀渡口放船，箫鼓争喧，流连

至夕”；陕西兴安州“官长率僚属观竞

渡，谓之踏石”。江南地区的竞渡仪式

更具规模，嘉定赛龙舟时，“男女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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舣舟饮宴，好事者以鹅鸭投水，龙船入

号，水手跃出，船入水随鹅鸭出没，争

得以为豪”；武进县有夜龙舟之戏，

“（白云渡）四面各垂小灯，竞渡如白

日，好事者以箫鼓歌声相之，致足乐

也”（《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

典》卷五十一）。明清之后的端午较之

前代更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人们在

纪念屈原的同时，更多地期待健康平

安，享受现世生活。明代京师，“端午

日士人相约携酒果游赏天坛竹林、高

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内满

井，名踏青。妇女如之，比之南京雨花

台更盛”（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

江南江北的环境不同，但无论身处何

地，无论财富家世，每个人都可以在节

日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说在

日常生活中还要恪守传统、循规蹈矩

的话，在端午节日的娱乐中，人们的潜

意识里希望寻找的则是身心的自由和

放纵，尽管这种自由是如此短暂和如

此有限。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历史

学家布劳代尔曾强调，将历史置于“长

时段”中来考察，从不同的时间角度

研究各个群体的活动，侧重历史的延

续性，才能更好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一

切及其先后、承继或者因果的关系。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有关岁时节日的

传说、习俗和仪式一直年复一年地代

代相传，其传承从未因王朝更迭或世

事变迁而停止过，而节俗背后则必然

隐藏着复杂的民众心态。在不断的王

朝更替中，心态的变化是悄无声息

的，更多时候是滞后的。端午节俗自

汉至南北朝，吸收了众多古文化因

素，又经历了唐宋变革阶段新的历史

创造。端午的多数传统习俗源于民

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带有

空间和地域范围上的局限性。而岁时

本身自古以来也为朝廷所重视，随着

国家统一步伐的加快，江山的巩固和

治理要求统治者从各个方面掌控和把

握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于是，他

们开始吸纳并整合民间习俗，正统仪

式与民间习俗在互动之下进行着彼此

的选择与被选择。在系百索、赛龙舟

等习俗中，我们看到民众心态层面所

发生的变化—从较早时期单纯的、

无比虔诚的避灾禳祸、祈福消灾，到

后世逐渐走向一定规模的公共娱乐。

人们的目光开始从来生转向现世，渴

望追寻节日里的放松和愉悦成为 8～

11世纪中国社会一个新的气象，而这

恰恰是易被传统史家忽略的。因为在

官方的历史文本里，我们无法看到更

多对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整个社会心

态层面的细微描写和记录。然而，从

散落在正史、诗文、笔记的相关史料

中，得以打开这样一扇窗口，折射出

岁时节日里超乎我们想象的多彩的社

会生活和复杂的民众心态，或许可以

丰富我们对先人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

时代的认识。在端午的历史记忆里留

下痕迹的，除了三闾大夫黯然离去的

身影，更多的还有这个节日带给人们

的对健康平安的祈求、回荡在桨声里

的欢乐和无限的企盼与遐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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